
這
是
一
個
遙
遠
的
名
字
，
雖
然
貴
為

﹁
中
國
電
影
皇
后﹂
，
名
噪
一
時
，
但

畢
竟
是
上
世
紀
三
四
十
年
代
的
電
影
明

星
，
中
青
年
一
輩
對
她
了
解
甚
少
。
近

半
個
世
紀
，
她
在
香
港
度
過
平
靜
生

活
，
絕
少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
香
港
影
圈
半
世

紀
浮
華
變
幻
，
人
事
躁
動
，
幾
代
人
共
處
小

島
一
隅
，
竟
然
不
曾
察
覺
這
隱
世
巨
星
，
雖

是
這
麼
遠
，
卻
又
那
麼
近
。

九
十
七
歲
中
國
老
牌
影
星
陳
雲
裳
去
世
，

有
點
黯
然
，
畢
竟
曾
經
有
過
片
刻
的
共
聚
。

如
果
告
訴
你
，
我
曾
在
陳
雲
裳
前
輩
家
中
作

客
，
可
能
大
家
都
會
問
我
今
年
貴
庚
？

約
十
多
年
前
，
發
現
了
一
個
重
分
量
的
名

字

︱
陳
雲
裳
，
遂
冒
昧
邀
約
訪
問
，
完
全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
當
年
八
十
多
歲
的
她
，
接
受
了
︽
文

匯
報
︾
的
獨
家
訪
問
，
邀
請
我
們
到
她
的
石
澳
︵
可
能

是
赤
柱
︶
別
墅
作
客
。
正
因
為
她
近
半
個
世
紀
的
平

靜
，
偶
爾
被
挑
動
輝
煌
的
過
去
，
掀
起
了
小
小
的
激

情
，
雲
裳
前
輩
對
陌
生
小
輩
熱
情
好
客
，
如
數
家
珍
。

當
年
我
和
另
一
位
同
事
前
往
採
訪
，
在
她
偌
大
的
別

墅
參
觀
，
歷
史
感
的
傢
具
，
瀰
漫
陳
年
氣
息
，
像
電
影

︽
時
光
倒
流
七
十
年
︾
那
樣
，
走
進
了
朦
朧
的
時
光
隧

道
，
享
受
她
為
我
們
準
備
的
陽
光
下
午
茶
。
記
得
參
觀

她
二
樓
的
臥
室
，
她
披
露
丈
夫
湯
醫
生
晚
晚
為
她
蓋
好

被
子
才
入
睡
，
夫
妻
恩
愛
，
鶼
鰈
情
深
。

最
深
刻
的
是
她
柔
軟
度
驚
人
的
瑜
伽
照
片
，
記
得
當

時
她
還
告
訴
我
們
，
她
八
十
之
齡
還
可
以
做
到
一
些
頗

具
難
度
的
瑜
伽
動
作
，
令
我
們
嘖
嘖
稱
奇
，
她
得
享
長

壽
，
與
她
勤
練
瑜
伽
有
關
。
說
實
在
，
當
年
八
十
出
頭

的
雲
裳
前
輩
，
雍
容
華
貴
，
保
養
得
相
當
好
，
八
十
歲

倒
像
六
十
歲
的
太
太
一
樣
，
隨
着
歲
月
的
遠
去
，
在
平

淡
中
見
從
容
，
一
份
淡
淡
的
美
。

在
精
緻
的
茶
具
枱
布
前
，
翻
閱
陳
年
雜
誌
，
雲
裳
前

輩
的
美
艷
劇
照
，
陳
列
着
一
齣
齣
戲
碼
，
︽
木
蘭
從

軍
︾
、
︽
蘇
武
牧
羊
︾
、
︽
野
薔
薇
︾
、
︽
家
︾
、

︽
月
兒
彎
彎
照
九
州
︾
等
海
報
，
訴
說
着
中
國
黑
白
電

影
遠
去
的
一
頁
。

隱世巨星

上
個
月
離
開
深
圳
到
鄉
下
去
呆
了
幾
天
，
從
鄉
下

回
來
時
大
包
小
包
的
帶
給
親
戚
朋
友
的
手
信
，
全
是

我
自
己
在
趕
往
機
場
前
從
菜
地
裡
親
手
採
摘
的
還
帶

着
新
鮮
露
珠
的
瓜
果
蔬
菜
，
還
有
從
荷
田
折
下
的
一

堆
蓮
蓬
。

回
來
後
把
手
信
都
送
出
去
，
只
給
自
己
留
了
幾
把
紫

蘇
。
趁
着
那
幾
日
日
頭
大
好
，
把
紫
蘇
葉
子
洗
淨
曬
乾
碾

成
粉
，
尋
了
一
隻
美
麗
的
玻
璃
瓶
裝
好
保
存
起
來
。
因
為

是
從
鄉
下
的
田
邊
地
頭
採
回
的
野
生
植
物
，
便
不
用
擔
心

它
的
農
藥
超
標
或
是
基
因
變
異
，
放
心
地
留
作
日
後
作
美

食
和
美
容
之
用
。

我
的
小
花
園
裡
也
常
年
種
着
一
些
紫
蘇
。
由
於
南
方
溫

暖
濕
潤
的
氣
候
，
紫
蘇
在
花
園
裡
幾
乎
一
年
四
季
地
生

長
。
幾
株
紫
色
的
身
影
在
園
中
搖
曳
生
姿
，
比
別
的
花
兒

更
多
出
幾
分
風
韻
來
。
待
植
株
長
得
足
夠
大
的
時
候
，
做

菜
時
隨
手
掐
下
幾
片
紫
蘇
葉
子
放
入
，
便
為
菜
色
增
添
一

股
別
樣
的
香
味
兒
。
相
信
喜
歡
大
閘
蟹
和
炒
螺
螄
的
吃
貨

們
大
多
和
如
今
已
經
素
食
的
我
一
樣
會
對
紫
蘇
情
有
獨

鍾
。如

果
稍
稍
花
點
心
思
養
育
，
紫
蘇
會
長
成
一
兩
米
高
的

小
樹
，
到
秋
天
便
會
開
花
，
花
朵
或
紫
或
白
，
歡
喜
地
張

着
小
嘴
，
毛
茸
茸
地
，
一
串
一
串
地
，
小
巧
而
精
緻
，
不

亢
不
卑
地
挺
立
在
巨
大
的
枝
丫
中
。
不
過
由
於
紫
蘇
葉
的
味
道
濃

郁
，
所
開
出
的
花
兒
儘
管
挺
立
，
在
味
道
上
仍
舊
顯
得
黯
然
失
色
。

我
種
植
紫
蘇
不
僅
是
因
為
喜
歡
吃
它
美
味
的
葉
子
，
或
者
喜
歡
看

它
開
出
的
精
緻
美
麗
的
花
朵
，
更
是
因
為
喜
歡
它
的
另
一
個
幾
乎
不

為
人
知
的
好
聽
名
字
：
荏
苒
。

年
少
時
讀
書
，
讀
到﹁
光
陰
荏
苒﹂
的
時
候
，
都
會
很
俗
套
地

﹁
少
年
不
識
愁
滋
味﹂
地
感
嘆
一
番
，
吟
着﹁
荏
苒
冬
春
謝
，
寒
暑

忽
留
易﹂
，
卻
不
知
光
陰
為
何
物
，
白
白
地
浪
費
了
許
多
的
寶
貴
時

光
。
直
到
後
來
成
為
吃
貨
，
喜
歡
上
味
道
獨
特
的
紫
蘇
，
又
看
了
幾

本
︽
本
草
經
︾
，
才
知
道
美
味
的
野
草
竟
然
有
一
個
如
此
詩
意
的
名

字
。如

果
你
懂
得
紫
蘇
，
你
便
會
知
道
，
鮮
嫩
的
紫
蘇
葉
子
可
以
做
成

一
道
濃
香
的
涼
拌
菜
，
老
一
點
的
紫
蘇
葉
、
莖
可
以
切
碎
炒
菜
調

味
，
也
可
以
放
進
泡
菜
罈
子
添
香
，
曬
乾
後
磨
成
粉
末
可
以
做
調

料
，
也
可
以
當
護
膚
品
做
面
膜
…
…
紫
蘇
簡
直
是
一
種
凝
固
了
的

﹁
荏
苒﹂
。

重
讀
︽
紅
樓
夢
︾
，
看
到
第
三
十
八
回
裡
，
中
秋
時
節
，
寶
玉
與

眾
姐
妹
偶
結
海
棠
社
，
吃
罷
螃
蟹
作
菊
花
詩
，
湘
雲
作
的
詩
句
裡
有

一
句﹁
秋
光
荏
苒
休
辜
負
，
相
對
原
宜
惜
寸
陰﹂
。
因
了
螃
蟹
和
紫

蘇
最
配
的
緣
故
，
我
便
毫
不
詩
意
地
猜
測
同
樣
作
為
吃
貨
和
且
能
飲

得
幾
杯
的
小
酒
鬼
湘
雲
筆
下
的﹁
荏
苒﹂
即
是
美
味
的
紫
蘇
，
只
是

被
湘
雲
借
着
寫
菊
花
而
帶
進
了
菊
花
詩
裡
。
否
則
，
豈
不
是
真
正
辜

負
了
螃
蟹
？
辜
負
了
紫
蘇
？
辜
負
了
大
觀
園
裡
姐
妹
們
相
對
的
美
好

時
光
？

我
的
花
園
裡
除
了
紫
蘇
，
也
還
種
了
其
他
的
香
草
：
一
些
薄
荷
、

一
些
羅
勒
、
一
些
鼠
尾
草
、
一
些
迷
迭
香
和
一
些
碰
碰
香
。
除
卻
紫

蘇﹁
荏
苒﹂
的
別
稱
讓
我
偏
愛
之
外
，
對
其
他
的
香
草
我
卻
是
一
視

同
仁
的
。

理
所
當
然
地
，
當
一
個
喜
愛
花
草
的
吃
貨
精
心
種
植
了
許
多
的
香

草
時
，
自
然
就
不
會
辜
負
她
自
己
那
顆
愛
吃
、
愛
美
的
心
。
紫
蘇
、

薄
荷
、
羅
勒
成
了
我
菜
盤
中
常
見
的
配
菜
和
調
料
，
迷
迭
香
是
我
長

期
所
喝
的
一
種
花
草
茶
，
喝
咖
啡
的
時
候
也
喜
歡
靠
它
調
味
，
而
清

新
的
鼠
尾
草
和
碰
碰
香
則
不
斷
地
被
我
採
摘
下
來
送
到
開
美
容
院
的

朋
友
處
做
成
純
露
，
原
滋
原
味
地
讓
自
己
臭
美
着
。

那
些
花
草
們
就
這
樣
滋
養
着
我
的
皮
膚
、
我
的
身
心
，
讓
我
在
光

陰
荏
苒
中
永
遠
有
着
花
草
們
清
麗
芬
芳
的
陪
伴
。

時光荏苒休辜負

今
年
是
選
舉
年
，
無
論
在
香
港
或
國
際

層
面
，
都
有
多
場
大
選
，
令
新
聞
界
不
愁

沒
生
意
。
跟
港
人
關
係
密
切
的
台
灣
再
次

出
現
政
黨
輪
替
，
蔡
英
文
在
預
料
中
突
破

性
當
選
︵
首
位
女
性
︶
；
菲
律
賓
則
選
出

年
齡
最
大
卻
火
力
十
足
的﹁
老
總
統﹂
；
美
國

的
戲
還
在
後
頭
，
卻
想
不
到
一
場
公
投
，
英
國

突
然
冒
出
個
女
首
相
，
成
為
該
國
第
二
位﹁
鐵

娘
子﹂
。

香
港
這
邊
雖
然
也
有
選
舉
，
但
立
法
會
選
舉

只
有
一
半
議
席
可
供
選
擇
，
還
是
分
區
的
比
例

代
表
制
，
可
觀
性
有
限
。
今
年
從
各
政
黨
發
佈

的
參
選
名
單
看
，
名
字
都
很
陌
生
。
至
於
特
首

選
舉
，
雖
然
只
是
千
二
人
的
事
，
卻
早
在
幾
年

前
傳
媒
和
網
民
已
不
停
玩
猜
特
首
遊
戲
，
反
映

人
們
還
是
很
關
心
這
場
選
舉
的
。
本
來
，
大
家

明
年
是
有
機
會
參
與
其
中
，
投
下
手
中
神
聖
一

票
，
卻
在
最
後
關
頭
被
人﹁
代
表﹂
否
決
了
手

中
投
票
權
，
那
班
口
口
聲
聲﹁
代
表
市
民﹂
的

人
今
年
又
玩﹁
退
休﹂
了
。

不
是
要
為
我
們
爭
取﹁
真
普
選﹂
嗎
？
到
底

是
後
悔
當
初
的
錯
失
？
還
是
怕
被
選
民
報
復
而

失
敗
？
但
有
趣
的
是
，
自
稱
讓
賢
的﹁
老
人
們﹂
又
要
在

選
舉
名
單
中
排
第
二
位
，
美
其
名
助
第
二
梯
隊
上
位
︵
其

實
是
隔
代
的
第
三
四
梯
隊
了
︶
，
看
上
去
很
有
風
度
，
但

對
選
民
來
說
，
其
實
是
不
公
平
的
。

上
屆
立
法
會
選
舉
，
公
民
黨
就
以
這
樣
的
策
略
出
選
，

由
兩
位
知
名
度
甚
高
又
形
象
較
好
的
女
將
排
第
二
位
，
以

為
這
樣
可
以
借
其
個
人
魅
力
令
自
己
和
排
前
面
的
男
士
雙

雙
入
局
，
結
果
，
自
己﹁
不
幸
下
車﹂
。
因
為
她
們
低
估

了
選
民
的
判
斷
力
，
或
高
估
了
自
己
的
個
人
魅
力
。

當
然
，
政
黨
的
選
舉
安
排
和
策
略
是
自
己
的
事
，
他
們

也
自
食
其
果
。
但
作
為
選
民
，
我
本
來
只
支
持
第
二
位
，

但
你
非
得
給
我
硬
塞
第
一
位
，
豈
不
是
不
尊
重
我
的
權
利

嗎
？
而
且
，
既
然
是
公
平
競
爭
，
如
果
對
方
實
力
不
夠
，

就
應
自
我
修
為
，
加
強
實
力
，
累
積
經
驗
︵
包
括
失
敗
經

驗
︶
，
而
不
是
由
前
輩
捧
上
去
。
這
樣
硬
捧
上
去
的
人
，

本
身
就
不
具
備
民
主
精
神
。

選
舉
本
身
就
充
滿
不
確
定
因
素
，
失
敗
是
必
然
的
，
失

敗
本
身
就
是
民
主
精
神
的
體
現
。
你
看
西
方
政
客
，
有
多

少
人
不
是
輸
了
再
爬
起
？
連
看
來
順
利
的
蔡
英
文
都
輸
過

兩
次
選
戰
，
而
希
拉
里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那
場
退
選
︵
落

選
︶
演
說
感
動
了
多
少
人
！
如
今
年
近
古
稀
，
還
在
捲
土

重
來
呢
。
民
主
精
神
不
僅
僅
是
結
果
，
重
要
的
是
真
誠
參

與
的
過
程
！

重要是過程！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試
︵H

K
D
SE

︶
昨
放
榜
，
今
年
考
生

總
人
數
約
六
萬
八
千
多
，
不
少
報
道
也
提
及
考
生
面
對
不

少
壓
力
，
有
的
更
徹
晚
難
眠
。
自
從
實
施
三
三
四
學
制

後
，
很
多
學
生
認
為
一
試
定
生
死
，
若
一
時
想
不
開
，
便

覺
名
落
孫
山
，
從
此
頹
廢
一
生
。

早
前
香
港
家
庭
教
育
學
院
狄
志
遠
總
監
曾
指
出
新
一
代
孩
子

物
質
不
缺
、
食
物
營
養
豐
富
，
卻
少
了
一
份
恒
心
、
耐
性
和
面

對
困
難
的
能
力
。
現
今
社
會
千
變
萬
化
，
面
對
事
情
比
從
前
複

雜
，
孩
子
更
加
需
要
非
凡
抗
逆
能
力
、
堅
毅
意
志
力
、
樂
觀
心

態
等
才
能
抵
擋
風
雨
。
高
抗
逆
能
力
沒
有
速
成
班
，
應
從
小
培

養
，
每
次
失
敗
就
是
鍛
煉
好
時
機
，
愈
捨
得
放
手
，
孩
子
愈
能

展
翅
高
飛
。

有
不
少
調
查
也
指
出
孩
子
壓
力
有
部
分
來
自
父
母
期
望
，
供

書
教
學
多
年
，
望
子
成
龍
心
態
不
為
過
，
特
別
現
在
生
孩
子
貴

精
不
貴
多
，
當
然﹁
下
重
注﹂
，
希
望
孩
子
必
成
鳳
凰
。
曾
有

男
生
在
外
國
留
學
，
耗
盡
父
母
積
蓄
，
原
來
他
早
已
輟
學
，
又
不
敢
告
訴

父
母
，
在
外
國
玩
樂
幾
年
回
港
，
父
親
氣
得
差
點
斷
絕
父
子
關
係
。

其
實
上
面
所
說
的
，
只
是
極
少
數
的
學
生
。
大
多
數
學
生
幼
承
庭
訓
，

在
父
母
的
關
懷
愛
護
下
經
歷
了
十
多
年
的
童
年
生
活
，
至
今
已
是
成
年
人

了
。
十
八
歲
的
青
年
在
人
生
中
是
新
的
開
始
，
部
分
家
境
不
允
許
者
，
只

得
結
束
校
園
生
活
，
真
正
踏
入
成
年
人
的
道
路
，
走
進
社
會
職
場
開
展
新

生
活
。
當
然
，
大
部
分
同
學
家
境
還
可
以
繼
續
升
學
，
不
過
最
重
要
的
是

文
憑
試
的
放
榜
，
成
績
如
何
是
決
定
因
素
，
關
鍵
在
成
績
達
到
大
學
學
位

入
學
標
準
。
事
實
上
，
六
萬
餘
名
應
屆
畢
業
生
爭
取
大
學
學
位
，
僧
多
粥

少
，
無
可
否
認
壓
力
甚
大
。
不
過
，
中
學
畢
業
生
的
出
路
多
樣
，
升
大
學

只
是
其
一
，
可
以
修
讀
副
學
士
、
專
業
學
院
等
等
。

有
條
件
者
喜
歡
赴
海
外
或
進
入
內
地
讀
大
學
。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後
，
愛

國
青
年
投
考
內
地
著
名
學
府
者
眾
。
北
京
的
清
華
大
學
、
北
京
大
學
，
上

海
的
復
旦
大
學
、
交
通
大
學
，
廣
東
的
暨
南
大
學
、
中
山
大
學
等
等
，
都

是
畢
業
生
嚮
往
的
學
府
。
但
是
，
由
於
歷
史
關
係
，
更
多
的
畢
業
生
選
擇

到
美
國
、
英
國
、
加
拿
大
，
近
年
更
多
的
是
去
澳
洲
升
讀
大
學
。
最
近
，

英
國
脫
歐
，
英
鎊
大
跌
，
對
於
準
備
到
英
國
留
學
的
學
生
及
其
家
長
是
好

消
息
，
所
需
學
費
及
費
用
，
約
略
計
算
，
可
節
省
四
分
之
一
。
不
過
，
亦

有
家
長
經
過
深
思
熟
慮
後
，
反
而
有
憂
慮
，
因
歐
洲
受
恐
怖
襲
擊
威
脅
日

增
，
反
而
是
赴
彼
邦
升
學
的
致
命
傷
。
每
年
每
當
蟬
鳴
荔
熟
時
，
正
是
莘

莘
學
子
為
前
途
而
深
思
的
日
子
。

放榜後續

承
蒙
城
市
大
學
校
長
助
理
陳
慶
茵
邀
約
，
在

城
大
學
術
樓
︵
三
︶
十
八
樓
，
觀
賞
了
由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和
城
大
聯
合
主
辦
的
︽
藝
域
漫

遊

︱
郎
世
寧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
，
除
了
讓
我

認
識
到
這
位
在
清
朝
盛
世
享
譽
一
時
的
意
大
利

畫
家
的
藝
術
成
就
之
外
，
更
了
解
到
城
大﹁
創
意
媒

體
學
院﹂
的
學
生
，
如
何
在
互
動
藝
術
上
，
有
些
怎

樣
的
創
意
。

以
前
只
是
在
一
些
畫
冊
上
，
看
過
郎
世
寧
畫
的

馬
，
以
及
那
幅
著
名
的
︽
百
駿
圖
︾
。
這
次
在
展
覽

上
，
看
到
了
二
十
八
幅
畫
作
，
在
由
學
生
擔
任
的
介

紹
員
口
中
得
知
，
原
來
不
少
畫
作
，
主
體
是
郎
世
寧

親
自
繪
畫
之
外
，
畫
作
上
其
他
中
國
的
山
水
背
景
，

是
中
國
畫
師
繪
製
的
，
中
西
畫
風
呈
現
在
同
一
幅
作

品
中
，
融
為
一
體
。
我
這
才
知
道
，
真
是
隔
行
如
隔

山
，
自
己
對
繪
畫
的
了
解
，
真
是
外
行
之
極
。

西
洋
畫
風
有
些
什
麼
特
色
？
比
如
重
視
光
影
和
透
視
，
都
在

解
說
員
的
解
說
和
以
創
意
藝
術
的
呈
現
下
，
親
耳
聽
聞
和
親
眼

看
到
那
些
分
明
的
層
次
。
像
︽
透
視
孔
雀
開
屏
圖
︾
，
不
但
可

以
看
到
郎
世
寧
畫
孔
雀
羽
毛
之
精
細
，
更
可
以
透
過
透
視
的
展

現
，
看
到
畫
中
不
同
元
素
的
擺
設
造
成
的
立
體
構
圖
。

最
讓
我
感
到
驚
訝
的
是
，
原
來
郎
世
寧
畫
︽
百
駿
圖
︾
之

前
，
是
先
畫
了
草
圖
，
乾
隆
皇
帝
過
目
滿
意
後
，
才
正
式
着
手

完
成
。
有
趣
的
是
，
以
前
我
曾
經
數
過
圖
上
的
馬
到
底
有
沒
有

一
百
隻
，
但
每
次
都
數
不
清
，
今
次
聽
解
說
員
說
，
原
來
草
圖

裡
只
有
九
十
九
隻
馬
，
但
完
成
的
畫
作
卻
有
一
百
隻
，
那
後
來

加
的
一
隻
，
究
竟
藏
在
哪
裡
？
去
欣
賞
展
覽
時
不
妨
問
問
解
說

員
。︽

百
駿
圖
︾
的
趣
味
，
還
有
就
是
利
用
創
意
媒
體
的
技
術
，

可
以
看
到
整
幅
景
象
在
下
雨
天
和
晴
天
有
什
麼
不
同
，
馬
如
何

涉
水
渡
河
，
更
特
別
的
是
，
其
中
的
「
百
駿
圖
畫
室﹂
可
以
讓

參
觀
者
自
行
在
馬
身
上
塗
繪
顏
色
，
可
以
顯
現
在
整
個
畫
面

上
。這

個
展
覽
本
來
到
本
月
底
就
結
束
，
但
應
要
求
延
長
至
八
月

底
，
很
適
合
一
家
大
小
前
往
觀
賞
，
欣
賞
藝
術
之
餘
，
還
可
看

到
新
媒
體
的
藝
術
創
意
。

創意郎世寧

每逢炎炎夏日，最奪人眼球的街景莫過於數不
清的冷飲攤了，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新潮飲品應
接不暇：什麼脈動、酷兒、激活、鮮橙多、冰紅
茶、冰爽茶、芬達冰橙、百事可樂、小茗同學、
和路雪、聖代、冰粥、綠豆沙、紅豆沙、蜜香豆
等等數不勝數，走進一家家時尚的奶茶舖子，菠
蘿冰、冰咖啡、椰子冰、水果冰塊、酸梅冰塊、
石榴冰塊、芒果冰沙、枇杷冰汁、水果酸奶冰、
水果巧克力、巧克力牛奶等等更令人目不暇接，
眼花繚亂，其外觀之精美、色澤之靚麗、味道之
可口成為孩子們的最愛，價格自然也不菲，令節
儉慣了的中老年人不敢消受。
於是想起許多年前一角錢一瓶、裝在玻璃瓶裡
無色透明的汽水來。不只是因為這些汽水便宜，
也因為它樸實無華，沒有時下諸多飲料中不可少
的色素、糖精、防腐劑、添加劑等化工原料，是
真正立竿見影的解暑佳品。
小時在寧波，「海獅牌」汽水是我的最愛，它
有桔子、荔枝、香蕉、檸檬、菠蘿等多種果味，
味道真是好極了，清火解暑效果也特棒，至今令
我念念不忘。記得每到暑假，父親就常常買來成
捆的汽水，當時沒有冰箱，將它們放入竹籃，吊
進水井，渴時撈出來，那種清冽香甜，真是人間
第一享受！
一次我們去看蘇聯電影，戲院雖有冷風機，但
人滿為患，個個熱得汗流浹背，電影散場出來，
已是張燈時分，我當即跑到一家小店要了一瓶冰
鎮汽水，一打開，一股清涼酸甜的橘子味撲鼻而
來，猛喝一口，便有如仙似醉的飄然之感，酷熱

頓消，滿身爽快，那種愜意實在難以形容！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家從寧波遷居鄭州，我轉
學到鄭州一所中學。那年6月的一天，學校組織
師生到郊外參加夏收勞動。烈日下揮鐮奮戰半
日，疲倦和燥熱自不必說。返校途中遇到一個小
舖，班主任王恩榮老師慷慨解囊，用他剛剛領到
的一筆稿酬，為全班同學每人買了一瓶火車牌汽
水。大家歡呼雀躍，爭相打開瓶蓋，美美地暢飲
起來。那摻有二氧化碳泉水般爽口的清涼甘甜直
沁心田，一身的焦渴困倦頓時煙消雲散……那情
景至今歷歷在目，班主任憨厚的笑臉也記憶猶
新。
還有一年暑期，也是個悶熱的夜晚，我去車站

接正在北大經濟系求學、暑假返家的表哥王夢
奎。由於列車晚點，我在車站外足足等了兩個鐘
頭。出站口終於喧鬧起來，我踮起腳，老遠瞅見
瘦高個子的表哥背着行囊，滿頭大汗從滾滾人流
中擠出來。我上前一把從他肩頭接過行李，在出
站口外冷飲攤買了兩瓶火車牌汽水，表哥接過來
仰脖一飲而盡，然後眉飛色舞地道：「真像一股
冰涼的山泉，甘甜清冽、酣暢淋漓！」表兄此
言，40多年後的今天，我依然記得清清楚楚。前
年夏天赴京辦事，見到已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的表哥，他竟然也對當年鄭州的火車牌汽水
記憶猶新、讚不絕口！
七十年代中葉，我從「廣闊天地」返城當了一
名工人。記得第一次發工資正是一個桑拿天，我
動用自己薪金的第一次消費，便是在廠門口一家
副食商店瀟灑地掏三角錢買了三瓶火車牌汽水：

一瓶自飲，另兩瓶分贈我的師傅和一名工友，那
情景今日想來，依然恍若眼前，神清氣爽……
猶記得1980年夏天，我跟廠供銷科長去北京出
差，任務就是為廠裡購買一批製作冷飲的設備和
原料。為了訂購冷飲機，我們頂着烈日東奔西
走，當時北京樹木不多，滿眼都是水泥地，直走
得渾身是汗。科長在一個冷飲攤停下來，掏幾毛
錢買了兩瓶橘子汽水，味道絕佳，當時我就記住
其商標叫北冰洋，是北京雙合盛啤酒汽水廠出
品。我對科長說：「這汽水比鄭州的火車牌還好
喝，咱做的汽水要能趕上這個水平，就好啦！」
科長笑道：「爭取吧！」
真是鬼使神差，我們跑了大半個京城，沒有買
齊需要的原料，最後還是跑到雙合盛啤酒汽水
廠，才買到足夠的白糖、檸檬酸、苯甲酸鈉、小
蘇打、橘子香精等等，還接受了該廠師傅的幾天
培訓。在與北京師傅交談中，得知該廠五十年代
就開始生產北冰洋汽水，很受京城百姓喜愛。除
汽水外，他們還生產北冰洋牌果汁和果子露，甚
至出口蘇聯、蒙古、朝鮮和東歐國家哩。
後來得知，北冰洋汽水還與上海有關。原來

1956年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下，上海著名的屈
臣氏飲料廠派出一批有經驗的技師北上京城，為
雙合盛啤酒汽水廠帶來幾條當時堪稱先進的一體
化灌裝流水線，從而大大提高了生產能力，讓首
都人民得以在炎炎夏日盡情品嚐到北冰洋的清
涼。那物美價廉的北冰洋汽水不但對孩子是擋不
住的誘惑，也深得大人們青睞。改革開放後，北
冰洋與美國百事可樂集團合資生產百事可樂飲
料，這是後事了。
我們返廠後，就開始按北京師傅的傳授，為職
工製作冰鎮汽水。為了讓全廠一千多職工都能喝
到汽水，廠裡專門印製了汽水票，每人30張，每
張舀一大勺，約1,000毫升。兩大勺可灌滿一個5

磅暖水瓶。開張當日，廠裡熱鬧如過節，全廠老
少、家家戶戶喜笑顏開提着暖壺、水瓶紛至沓
來，連書記、廠長也喜盈盈前來「觀戰」……我
們自製的汽水雖然比不上北冰洋，但用的全是白
糖而非糖精，味道還算純真，冰鎮效果也很棒，
30多年後的今天，偶爾遇到廠裡一些老人，回憶
起當年的自製汽水，他們還顯得津津有味！
日前遇到一位上海朋友，餐聚中談起他近日赴

港趣聞。某日他走進港島中環一家外牆塗成紅色
的美式懷舊餐廳，牆上佈滿美國城市的風景圖
片，穿過一扇拱門，聽見潺潺的流水聲，一股芳
香隨之飄來，除了薯條、沙律、三明治和咖啡、
蛋撻一類西式食物外，最誘人的卻是老牌、無色
透明的冰鎮美國汽水，喝來令人既懷舊又清爽。
我也忽然想起當年上海的正廣和汽水。正廣和是
上海老字號，創辦於1864年，是內地最早、最大
的專業飲料生產企業，與上海老百姓有不解之
緣。記得小時暑假隨父親去上海，每天總要喝幾
瓶正廣和。我還從老照片中發現：當年宋慶齡、
榮毅仁在上海寓所待客，桌上擺的也是正廣和汽
水……
懷念汽水，不

僅是因為它物美
價 廉 ， 清 冽 解
渴 ， 夠 汽 、 夠
味 、 夠 涼 、 夠
勁，還因為它讓
我想起許多充滿
溫馨的往事和當年
那種質樸無華的社
會風氣、真誠坦蕩
的人際關係，以及
某種恬靜而淡泊的
況味吧！

懷念汽水

有
些
店
子
生
意
稍
為
好
一
點
，

只
要
你
較
為
敏
感
，
便
可
以
推
想

到
租
約
期
滿
後
，
這
店
子
準
捱
不

住
租
金
倍
數
上
升
而
可
能
要
結
業

了
。

店
舖
興
衰
，
真
是
屢
猜
屢
中
。
不
知

道
是
不
是
那
些
清
閒
階
級
的
業
主
老
爺

老
奶
，
無
日
不
在
巡
視
他
們
租
出
的
店

子
，
老
在
盤
算
他
們
做
了
多
少
生
意
，

好
等
新
簽
租
約
時
盈
利
我
七
他
三
分

賬
。一

旦
無
良
業
主
迫
害
無
良
僱
主
，
最

受
影
響
除
了
簽
約
長
期
光
顧
的
會
員

外
，
就
是
毫
無
反
抗
能
力
的
員
工
了
。

就
算
業
主
未
必
無
良
，
僱
主
無
良
的

話
，
始
終
還
是
需
要
養
家
的
員
工
受
害

最
大
。

就
以C

alifornia
Fitness

來
說
，
欠

員
工
薪
金
，
最
令
教
練
難
堪
和
不
安

的
，
相
信
還
是
他
們
游
說
顧
客
簽
約
時

的
信
用
，
顧
客
交
出
的
會
費
，
因
公
司

管
理
不
善
結
業
而
不
能
追
討
，
不
明
事

理
的
顧
客
，
少
不
免
也
可
能
對
經
手
中

介
的
教
練
有
怨
言
，
身
受
其
害
搭
了
沉

船
的
教
練
也
就
有
寃
無
路
訴
了
。

筆
者
多
年
前
曾
是
該
店
旺
角
分
店
會

員
，
眼
中
教
練
都
十
分
年
輕
純
樸
，
他
們
為
了
保

持
身
體
固
定
健
康
狀
態
，
很
重
視
生
活
規
律
；
兩

餐
慳
儉
至
常
跟
客
人
談
及
附
近
哪
些
食
肆
又
平
又

靚
。
其
中
一
個
閒
談
時
還
很
孩
子
氣
，
說
他
路
過

人
擠
的
地
方
，
必
然
雙
掌
牢
搭
自
己
左
右
肩
膊
，

就
是
怕
不
小
心
碰
到
女
生
。
看
他
們
旺
場
時
接
連

為
顧
客
不
停
拉
筋
弄
得
渾
身
大
汗
，
便
覺
得
這
苦

差
真
是
少
些
體
力
都
應
付
不
來
。

有
回
筆
者
承
諾
簽
下
六
十
小
時
約
三
萬
元
的
教

練
堂
，
簽
約
後
翌
日
接
到
父
親
患
病
的
消
息
，
必

須
赴
加
一
段
較
長
日
子
，
恐
怕
未
能
於
指
定
時
間

完
成
訓
練
課
程
，
於
是
要
求
教
練
可
否
延
遲
提
交

合
約
予
公
司
。

筆
者
離
開
香
港
多
月
後
，
回
港
又
因
工
作
繁
忙

沒
有
再
往
中
心
，
離
港
前
簽
下
的
三
萬
元
信
用
卡

賬
項
，
竟
然
原
封
不
動
未
曾
過
數
。
所
以
有
人
數

落
健
身
中
心
教
練
的
不
是
，
就
不
由
得
令
人
感

嘆
，
想
是
公
司
改
制
，
連
累
他
們
蒙
冤
不
白
做
了

代
罪
羔
羊
吧
。

我所認識的健身中心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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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承
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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